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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

一种独特的、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在于

它所拥有的读者之多，还在于众多学者对其研究

并引起了系列争议，作品能否算得上经典，内容是

高雅还是庸俗，如何评判金庸先生在当代中国文

学史中的地位等。近 30年来，大陆学者对金庸小

说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思想内涵、艺术成就、文学

和社会价值上的探讨和分析已相当充分。本文从

媒介文化的语境，对“金庸热”作为媒介文化具有

代表性的文化研究样本，分析其社会接受心理及

文化消费特征。

一、信息内容的独特魅力

传播是信息流动的过程，信息经过传播者的

收集、处理和提炼，以传播媒介为物质载体传递给

受众。无论何种传播，信息内容至关重要。金庸

小说作为传播的信息内容，自 20世纪 50年代以

来，对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也是当代文学所无法绕过的重要现象。金庸武

侠相较于其他武侠小说的高热度，让我们不得不

关注、思考、研究这一文化盛宴背后的传播机制。

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仅塑造了众多形态

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且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例如，《倚天

屠龙记》中的赵敏，最初出场是手段颇多的坏女子

的反派形象，随着情节发展，读者发现赵敏只是一

位外表霸气，内心却充满儿女情怀的小女子，尤其

是爱上张无忌之后，对张无忌一心一意，为了张无

忌不惜与朝廷作对，甚至可以为张无忌牺牲性命。

武功、武打场面的描写，是武侠小说人物活动

的典型场景。金庸小说将武功与舞蹈、音乐、书法

相结合，使得单一、粗俗、暴力的武打场面富有动

态化的艺术美感，既衬托出人物性格的张力，又给

读者呈现了一种刚柔相济、酣畅淋漓的意境。其

中，武功与舞蹈的结合尤为突出，最具有艺术美感

的要数《神雕侠侣》中古墓派的玉女心经。其创始

人林朝英希望能用此套双人剑法与心爱之人王重

阳并肩御敌，故而有了“双剑合壁”的招法，其中每

一招均含着一件韵事，或抚琴按萧，或扫雪烹茶，

或松下对奕，一招一式中相互呼应配合，如同二人

舞蹈一般。若干年后，杨过和小龙女这对生死情

侣练就此套剑法，把其中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时而“浪迹天涯”“花前月下”，时而“清饮小

酌”，宛若一段优雅的舞蹈，迎合了大众的审美与

想象。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金庸将古诗文与

小说内容巧妙融合，营造了武侠世界的飘逸和浪

媒介文化语境下“金庸热”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消费*

郑 晨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金庸热”成为半世纪以来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作品的地位以及在华人圈的传播程度并不会随着金庸的

故去和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文章在媒介文化的语境下，从受众的接受心理、文化消费两个视角，探析“金庸热”能够经久

不衰的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生产与传播逻辑，以期说明“金庸热”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金庸热；受众接受心理；文化消费性

DOI：10 .3969/j. issn. 1672-9846. 2019. 01. 0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846（2019）01-0053-05

—— 53



漫。金庸在小说中嵌入了许多经典古诗词，极大

地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也形成了金庸武侠

小说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魅力。例如，《射雕英雄

传》开篇引用宋代诗人戴复古的《淮村兵后》［1］“小

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

向来一一是人家。”这是对于战乱后淮河边上一座

村庄残破凋敝景象的描写，昔日城市的繁华如今

一片萧条，金庸借以诗中的场景喻情，给人以悲凉

的感受，同时将诗文中忧国忧民的感情寄托于《射

雕》中，奠定了以家国天下为主线的思想基调。小

说中的诗情画意，点染历史的长河、静默的山栾、

人物的情感、表达的主题，升华了小说的格调。

尽管武侠小说从传统文学评价的标准看，文

学地位与主流文学相差甚远，但从作品所造成的

影响来看，金庸现象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

发展史上的奇迹。他已成为中华武侠文化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符号，指涉的文化意义是多维的。一

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琴棋、医药典故、传

记等文化资源融为一体，进行“金庸式”的再创作，

使武侠的世界不仅仅是刀光剑影、暗藏杀机，也充

满了“风骨”“侠义”“风情”“意象”；另一方面将武

侠从旧式对于个人恩怨、除暴安良、剿匪平盗的描

写来凸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侠义观念，上升

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民族情怀，这也奠定了

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至尊的地位。

金庸成为武侠世界的教主，拥有着庞大的粉

丝群。无论是国内或是国际活动，金庸先生所到

之处，必然是虚无坐席，受到众人的热情追捧。从

超级粉丝、铁杆粉丝、忠实粉丝到头号粉丝，金粉

团可谓是数量众多、覆盖广泛。其中，自媒体“六

神磊磊”颇具代表性，作为金庸的头号粉丝，他将

自身对金老的崇敬之情借以文字符号表达，开设

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来解读金庸作品

中的有趣细节。金先生逝世后，全国上下掀起了

缅怀追忆先生的热潮，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

人对其表示哀悼，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主

流媒体第一时间纷纷发表评论报道追忆金先生，

广大“金迷”粉丝团纷纷通过自媒体、朋友圈等方

式告慰金老，其中以金庸逝世为专题的微博阅读

量达 15.8亿，各大报纸、电视、网络再次重温金老

的经典作品。

二、“金庸热”现象产生的受众接受心理

所谓受众接受心理，简而言之就是受众对于

媒介文化产品的反应，表现为选择、理解、整合、内

化等精神过程和行为［2］。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

接受心理与特定的社会需求、社会认知、社会情

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动有着强烈的关联，甚至

是一种社会心态的“集体无意识”［3］。因此，受众

接受心理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表现出每一时

代的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特征。所以，探究金庸

及其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原因，需要结合当下

的社会文化背景、受众的审美接受心理进行分析。

（一）别开生面的武侠世界呈现的新文化景

观，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文化想象

金庸小说最初是通过民间渠道进入中国内地

的，一些杂志和出版社的盗版印刷使其悄然传

播。1981年邓小平同志会见金庸后，金庸小说在

内地才开始大范围地传播开来。此时正值“文革”

结束，文艺界开始了深沉的历史反思，出现了一大

批有影响的“反思文学”。金庸小说以武侠的题

材、超妙的意境、丰满的人物、跌宕的情节、艺术的

呈现，给长期处于文化饥渴的受众带来一种别开

生面的文化享受，小说中的情节、武功设计、人物

形象塑造等方面都符合读者的预期，激发了受众

强烈的共鸣。比如降龙十八掌、丐帮打狗棒法、乾

坤大挪移等武学绝技幻化多变，少林、武当、丐帮、

峨眉派、明教等武侠江湖变幻莫测，郭靖、杨过、乔

峰、张无忌等武侠英雄铁骨铮铮，可以说金庸小说

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缤纷的武侠世界。到了 20世

纪 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逐步加快，工作压力

不断增强，人们容易感到压抑与疲倦，倾向于观看

一些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轻松愉快且有一定的

文化思想内涵的电视剧，使人们在视听阅读中暂

时忘却生活的烦恼。这时金庸武侠小说成为影视

剧改编、创作的热门，金庸的“武侠世界”以影像的

视觉呈现，不仅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景观，也极大满

足了受众的视觉审美和娱乐需求。因此，20世纪

90年代金庸武侠剧在中国内地掀起热潮并非偶

然巧合，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文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武侠世界的侠义风骨与惩恶扬善的文化

精神，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符合社会大众的普

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

的人们，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事物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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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可，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观念的认

同；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

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

依据。简言之，文化认同就是价值和价值观的认

同［4］。

在武侠小说中，“侠”是第一位的，侠义精神可

谓是中国武侠文化的思想内核。被称为“金学大

家”的陈墨先生对“侠”的定义体现在两点：一是指

人，主要包括侠士等；二是指精神，主要包括侠骨

等。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往往是智勇双全、肝胆

相照、济弱扶贫、维护江湖正义的英雄勇士们，仿

佛个个都是超脱于普世的救世主，一味强调快意

恩仇，因此受众在阅读接受中难免会产生距离

感。而金庸小说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其笔

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性格特征鲜明，仿佛就是生活

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人物，比如从小生活窘迫、寄人

篱下的杨过，资质不佳、凭借自身刻苦练就武功的

郭靖等，这些人物在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与磨砺后

最终蜕变并成长为一代侠者。这种人物形象符合

大众所预期的人物设定，同时人物所体现出的侠

义观念，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行侠仗义，而是

上升到与国家存亡同生死的民族价值理念。比如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出生在战乱不断的年代，

父亲被金兵杀死，后随母亲流落蒙古大漠，返回中

原后更是历尽艰险，但他以令人敬佩的坚强毅力

练成了绝世武功，并凭借着大公无私的精神成为

一代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在郭靖身上所体现出

的中国传统美德和正义精神，正是社会大众所追

求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时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也契

合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

（三）影像视觉化的金庸武侠文化符号，成为

大众文化消费的盛宴，形成了“金庸武侠”的独特

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扬·斯曼 90年代在文化记忆理论中

指出，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构成了文化

记忆的主要内容。在扬·斯曼的理论中，文化记忆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移，它可以通过一些特

定的象征形式来进行编码或者演示，如文字记载、

图画等。稳定文化记忆的方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

记忆形象，神话、歌曲等形式都可能成为记忆形象

的来源［5］。

在当代，最容易为人们创造记忆形象的莫过

于视觉化呈现。尤其是电视出现后，它以图像的

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给予人深刻的印象。

金庸小说在电视还没普及之前，人们只能在报刊

连载上或者通过购买小说进行阅读。随着时代的

变迁，大多数 80后、90后接触金庸武侠的首选路

径大多不是原著小说，而是电视剧。金庸武侠作

品经过多次翻拍，并针对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

版本作品，既有早年邵氏的武打片，到后来 TVB
出品的系列电视剧，以及翻拍的作品等。对于不

同年代的人而言，他们对金庸武侠的认识不尽相

同，许多人会把 TVB播出的系列金庸剧当作是经

典反复回味，也有的认为是 1999年的《天龙八部》

带他们走进了金庸世界。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

是“金庸武侠”这一文化符号的不同媒介形式的呈

现，它们共同带动了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并以不

同的方式塑造了人们对金庸武侠符号的形象认

知。金庸小说的不断改编和重播不断加深了文化

记忆的形成，通过持续不断播出相同或相似电视

内容，使观众形成了对金庸作品的记忆形象。人

们始终记得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还会提取

记忆中的经典影像与不同版本的作品进行反复对

比，最终“金庸武侠”这一符号牢牢印在观众脑海

之中，并形成对于“金庸武侠”的文化记忆。

金庸及其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经久不衰，

在于其侠义风骨与惩恶扬善的文化精神符合受众

的文化认同，独特的新武侠文化景观满足了受众

的文化想象。同时，影像视觉化的传播方式，沉淀

了受众对于金庸武侠的文化记忆，在当代文化长

廊里形塑金庸及其作品的传奇。

三、“金庸热”的文化消费逻辑

文化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受到社会消费

生产导向的影响，人们消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

断地生产和创造文化的过程。金庸文化消费现象

的出现不仅与其作品本身的文化底蕴、艺术成就、

思想内涵迎合了受众的接受心理有关，更为重要

的是媒介对于金庸及作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生产、

创造与传播的影响力有关，共同造就了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金庸及其作品的文化消费奇观。

（一）金庸文化的生产

文化消费的基本逻辑首先就是打造满足文化

消费群体的文化产品。前面已分析了金庸创作的

武侠小说建构了符合受众文化审美和文化想象的

新武林世界，人物性格、儿女情长、武打场面、山水

意境、历史风云、家国情怀等都在金庸先生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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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妙趣横生的展现，好像一个文化展厅，不同

的受众都能在这个展厅中欣赏到自己喜欢的文化

景象。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说书、评弹、诗文、歌赋等多种文化艺术样

式，其语言清丽简约、通俗易懂又幽默玩味，激发

了受众的阅读消遣的欲望。爱情作为小说永恒的

主题，同样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放异彩。一个个

情痴、情圣让读者心生爱恋，又为情感动，恨现实

不得，叹梦之理想，增添了小说的情感魅力，为金

庸的文化消费狂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大众

媒介的全方位传播，尤其是对金庸作品的影视化

传播，一方面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直

观，借助演员的表演，人物的符号化特征更加明

显，更加鲜活，例如老顽童周伯通、机灵鬼马黄蓉、

深明大义郭靖等。再就是大场面的视觉化表现，

如对于《神雕侠侣》中的襄阳保卫战、《天龙八部》

中萧峰大战少林寺的拍摄，音乐和特效的配合加

入，使得小说中宏大壮丽、气势磅礴的场景，通过

光影、画面的呈现，更加富有震撼性。另一方面，

小说借助影视化传播，影响力达到了家喻户晓、妇

幼皆知，为“金庸热”不断掀起热浪推波助澜。

从金庸小说的出版到 20世纪 70年代后，影视

界掀起了一股金庸作品“改编热”，可窥见一斑。

在不断被改编的半个世纪中，形成了金庸文化的

媒体奇观现象。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将媒

体奇观定义为：能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引

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

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

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

等［6］。1955年，金庸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了其第

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小说刊发后大受欢

迎，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作品。20世纪 60年代开

始，港台两地的电视台和影视公司开始斥资拍摄

金庸武侠电视剧。从 1958年《碧血剑》首度被改

编成电视剧至今，金庸的 15部经典武侠小说改编

总数量达 102部，其中，电视剧 65部，电影 37部。

经统计，每一部作品基本上每隔 5年就会被翻拍

一次，例如，金庸的经典代表作《笑傲江湖》被改编

13次，《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被改编 12次，《倚

天屠龙记》《鹿鼎记》被改编 10次。一代又一代的

影视人和观众被这些改编于不同年代的影视剧所

熏陶与滋养，每当新剧问世，总能引起一波又一波

关注，其中一部分较为优秀的剧作多年之后仍可

以吸引观众再次观看。随着时代的进步，影视作

品的拍摄技术也不断提高，场景制作和画面感的

拍摄也日渐精良，每一部金庸代表作的翻拍，从最

初的选角到剧情的安排再到后期的宣传制作，都

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关注度，带给受众不同于此前

的观看体验。比如，2013年于正版《笑傲江湖》，

导演和演员在对经典人物东方不败的塑造中加入

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思考，将心狠手辣、诡计多

端的东方不败演绎成为爱痴情的好姑娘形象，尽

管部分剧情颠覆了原著，但依旧取得了不俗的收

视率和关注度，这也是伴随时代的发展，金庸文化

在不断的生产中更贴近消费的需要。

除此之外，网络时代中的金庸武侠江湖也呈

现方兴未艾的景象。比如，网络游戏《侠客英雄

传》《笑傲江湖》《金庸群侠传》的出现；再如 1999
年《中国青年报》上刊发了当代作家王朔《我看金

庸》的文章，立刻引起了内地及港台地区金庸迷的

强烈反应，从而引发一场“口水战”；新生网络文学

写手“六神磊磊”，通过幽默诙谐个性化的解读金

庸，成为网络新时代的“网红”。如果说金庸的小

说创作是文化产品的初级产品，这个初级产品已

经是精品力作、文化 IP，那么，大众传播媒介的改

编、加工、再生产就是产品的二次文化生产，其产

生的文化叠加效应，形成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金庸

武侠”媒体文化奇观，由文化 IP跃居为文化大 IP，
不仅拥有金庸及其作品的庞大粉丝群，所形成的

金庸粉丝文化生产势必源远流长。

（二）金庸文化的消费

后现代主义大师鲍德里亚把消费规定为沟通

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

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7］。消费逻辑的关键不在

于产品，而是能指本身已经变成了消费的客体，这

些客体通过被建构成为符码获得了自己的权力和

魅力。整个消费社会就是由模拟的符号文化及其

再生产构成的，而大众媒介促成了这一占主导地

位的文化形式［8］。金庸文化作为消费时代中出现

的文化奇观，可以说是商业化的市场运作和大众

媒介的推动共同建构的结果。

金庸最初创作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其

一手创办的《明报》的生存与发展。报人出身的金

庸有着极强的政治和新闻敏感性，在执笔《明报》

社论的过程中，他洞悉政治发展方向，明确社会大

众的需求。1950年，金庸担任《新晚报》的副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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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扩大报纸的销量，《新晚

报》开始连载金庸武侠小说，一时间引起轰动，香

港佳艺电视台看到其中的市场前景，1975年出资

首拍电影《书剑恩仇录》，引起巨大反响，这才有了

此后香港“无线”对于《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

《笑傲江湖》的拍摄。在获得较为成功的收视率

后，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各大影视制作公司纷纷出

资投拍，由此便出现了金庸小说不断被翻拍成影

视作品的现象。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后的内地

经济飞速发展，大众消费意识空前高涨，金庸敏锐

地看到内地市场所存在升值空间，1999年，他以

一元的价格将《笑傲江湖》的版权转让给中央电视

台，在内地取得不俗的收视率后，第二部《侠客行》

购买费用是 80万元且有效期两年。这也可以看

出金庸作为商人，极具商业头脑，凭借高明的市场

营销策略以一元钱敲开了大陆市场，这也充分体

现了金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的过程。

媒介文化的生产过程也是消费的过程，具体

到金庸文化生产的过程，首先就是通过不断制造

各种话题拉动消费，进行话题营销引发受众的关

注和讨论，进而成功将受众锁定收看电视剧或电

影。2015年，于正版《神雕侠侣》从定装到开播一

直话题不断，由台湾演员陈妍希出演的小龙女，因

其在剧中出现的水肿大圆脸被众多网友吐槽“小

笼包”，随之在网络上出现了陈妍希小笼包系列表

情包，并被网友配上网络用词“姑姑，你的速效救

药丸”等，一时间，“小笼包”系列的表情包在网络

上迅速流传。同时，陈妍希在之后代言某游戏，直

接在广告中以剧中“小笼包姑姑”的形象出现，开

起“陈记小笼包”，由此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许

多此前没有对电视剧关注的受众因表情包和网友

讨论的热度纷纷去收看电视剧。到了网络时代，

社交媒体已成为传播的主要平台，受众对于媒介

文化的参与度与互动性增强，所形成的庞大的金

庸粉丝群体成为金庸作品不断开发、生产与消费

的主力军。如前面提到的“网红”代表“六神磊

磊”，以其自媒体运营平台“六神磊磊读金庸”受到

网友热捧。本就是骨灰级的金庸粉丝的“六神磊

磊”，在熟读了金庸的所有作品后，开始对小说中

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思考分析，以独到的视角和

老练的文笔来解读金庸小说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

有趣细节。其中推文《华山论剑和家族政治》，微

信阅读量过 10万，点赞率过万，受众通过打赏的

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作者观点的认同，并与作者进

行互动。“六神磊磊”凭借着金庸强大的文化资源，

不仅成功将自己包装为金庸文化的代言人，而且

吸纳了更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引起大量粉丝关注、

互动甚至参与生产与消费，获得了极大的商业价

值和收益。

金庸的文化消费性还在于金庸已经成为武侠

文化的品牌符号、文化 IP，不仅吸引粉丝的持续生

产和消费，众多的媒介机构也会继续开发金庸文

化的衍生产品，一方面吸引广告商的投资与赞助，

另一方面不断寻找其文化消费增长点，通过文化

产品的多元化生产，强有力地推动金庸文化的可

持续消费。这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消费与某种

社会地位、名望、荣誉相联系时，就是符号的消

费。符号消费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产品本身，成

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金庸文化从一定的意义

上说，是一个时代媒介文化的表征系统，有较大的

符号生产和消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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